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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ĝ

51
?s-
於II
r5
 送一 
個免費遊行牌照俾佢， 

其
實
，政府與司機之間，大
可
建
立
溝
通
鼾.

isr
,
e

3|̂

醫
^
"
8?

-I

女王御賜之遊行牌理也。看
来-  

11常

I!!
lil
lli
i!:艰

工

魂

嘴

龜

   

III
!:il

 

备
58
 將
澤
人 
一 票是
擧
，民 
||大
年  

81龍
   

埋行 V

。屆
時
，弓起其他社會人士不便，大家就不要牙痛咁整 

政首長官，佢可以平衡各方意見，吸納職業司機之方案耶？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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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她沒有男朋友才是奇事。」沈W
說
。 

謝太與海倫黃都點頭。

十一點半，沈意吿辭，搭的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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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l去
，巾學過車，考車牌却不成 

功
，自知很笨，許多女朋友都出 

有
車
，自已除非發了財才可僱司 

质
。抵
自
己
所
寓
的
大
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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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候 

電禽久久，它還在頂摟，相信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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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男人送女友上便拉了電N
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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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談話了。電梯終于落下，出來 

了一 
個單身年能男人，面部輪我 

很
好
，吃 ̂ 在感些。對俊男她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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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也高興。

「大財不出，更大的財不入！
」 

慧淸說學收了笑險，警視 

一一桌邊文件箱裡的一份彩色 

-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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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成績 

比起那些甫由高中事業考進來的小伙子，只高不 

低一。正因張康年紀較大，在抗日期間又做過鄕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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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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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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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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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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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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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to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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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，張康去到青年會還未進門 

就看至 
一 班憲兵守在大門，一 班市民看熱閑。

「但我有一 
些不開心的 

四  *? r慧淸拿起週報，丢到她 

口人面前的桌邊，說:
「裡面 

一兀 
有篇特寫，育一 
張你跳現 

寸 
代II: 的照片，是16

男主角 

- 
抱起來的：：：」

的
。他的英數 

理化雖然不行 

，但國文程度 

却相當高，對 

法律條文的理 

解有很大的帮

例 
海

慧淸每天早上，在辭公 

室看昨天   

@
營數
字
，瑚緊 

好些時的女强人臉兒，又 

鬆弛下來。

是日下午，施把媛媛叫 

進辦公室，向她豎起 A
大 

拇指說：|•
你越來越有女 

强
人
特
事
！
」

「跟隨女强人，我沒學 

得幾
分
，总可以做她女兒 

?
」媛媛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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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媽
咪
，我

——
」 

二

「不徴求我的意見，你 

又跟那哥新民搞在一道…

三三=

西末上午，沈蕙得到常恒來電 

話
，她即問道：

「又锻吿恒指？
」

「今天又無股市，你是故意開 

玩笑
。」常恒在對方笑了一一陣問 

着
：「今夜有無節目？
」

「和女朋友有約。」沈蕙撒
is了 

目是丢臉的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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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啊
哈
，學會吃螞咪的豆腐啦！ 

」慧淸在插椅上興緻不減。 & 

「實情是這樣
!6! 
」

「中環和彌敦道的曼新製餅店

「只不過玩票性質，他們去東涌 

找
我
，見劇本很好，……眞
的
，媽 

咪
，我只玩一次……此後洗手不再 

幹！我發誓，在排
練
、演出的時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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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都不妨碍正常工作！
」媛媛切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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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眠於此。歷代以來，政府對該墓 

地加以保護，遂成爲今日靈山的名 

勝
。人站丘上石亭前遠望:

藍天下 

視野賣闊。若阿拉伯遊客到此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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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分
，她侯到常恒開車來，這 

週末也無節 
傢伙穿了運動裝，似乎年輕了些，她上車後， 

，
一女朋友？誰相信？
一 定是身有長物的朋友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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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姐約我吃飯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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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猜拳總在晚上，我們 
一 直到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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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山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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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準期在聖超節後開張。」
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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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到泉州來，在海上的絲 

争
古
城
的
東
門
外
•
其 
緡之路又走了多少日子？ 

。一
次
高
，靈山就 

再沿石級往右而下，見明朝之 

注
淳
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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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石蟻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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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地想起在看來西亞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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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六甲看過的轴和遺跡，包括， 

n 

iSt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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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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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。再沿石徑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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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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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文的石碑。療說 
景之一：
「風動石」。在樹.旁一58 

這
落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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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來華之 
量之上有一 
方而圓的巨石刻題一 
碧 
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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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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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「天然援妙一等字，風來 

墓里L
迢到我國來傳敎，其中二者 
時以手推之眞微做而動呢c

戍

一

TX
來是古語，但新的 

子女出來了，叫
一
聲
爸
、 

女見面 
敎他們 
一 些處 
早報.，子女則不然，勿匆吃罷，约 

今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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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上是、K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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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 去
經
車
，根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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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父母與子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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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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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德堆就是缺乏 
扬 

這些父子溝通，因
一
月
之
为
一r
・上氏一

六
：
問
下
虫
草

一、遍逢祥日：「盡
快
，
輪去美華香闔，冇人按 

埼
我
彈
畀
第
二
位
，不 
聽
，個心十五十六，不 

輝
文
犠■
老
友
，有 
知!
在
飛
鶴
山
上
蚩 

，當然你先。」 

個架名貴房車，究竟是 

文曰：「週兩日 
何方神聖。

睇來只有兩個可能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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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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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係
美
華
所
識
之
人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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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花
柳
培
入
來
，査 
-
係見了靚女裁車順便 

問最近珠寶刼窃案件。
崔
之
人
。
1

曜便 

，̂
『悟
曰
：
「報紙日 

1W

文一連打了幾十 

擔5。」  

個電話，冇法子找到美 

痒囉文曰：
「乜你老 
華
。

迷?»
花
柳培，我係話大 

不
久
，花柳培*
知虫 

單？
過一百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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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課沒有？林徳雄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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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
眼
，-
直放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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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新聞上。

晚飯的時間，劃 

翠華把飯桌攫放地

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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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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烹狗與烹人 

3  
怪是也有一 8
雙眞狗活 

* 

』 

」
狗在街上走来走去，忠
「

』
忠心心地看檔口、盡狗 

一
責
。自
然
，狡免死才會一 

走狗烹，既然建未到 $
- 

狗時候，功狗仍要盡其 

』
在
我
。整代的英明君主都

3

很喜歡署戮功臣，但之

4

前
，功臣亦都忠心耿耿

~
，甚至賣命替聖上殺数 

別的功臣。不明白的， 

』
是功狗臺無選擇，而人 

本來不必如此；但事實 

上
，人狗卻並非殊途。 

主人一日未說要烹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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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

此子女有怨言。 

林德雄却不自知

四

倍

官

，原來我以爲他 
悼念胡!1

邦的字條和白 

南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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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復
出
，担 
花
，字條上寫着：
「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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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重
要
工
作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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曜邦同志永在！
一等語 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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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的改革事業 
句
，北京大學學生也貼 

定
取
得
更
大
的
進
展 
出
「
一人爲天下憂，萬 

自
F
爾今所有的希 
人爲一人悼」的競聯表 

望都付諸東流，怎能不 
示衷心的悼念，記者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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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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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會期間上 »
州
， 在下視爲 

畏
途:
交
通
、住宿無不 $
地起實， 

一直通車票更不易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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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太
提
季
，子
女
想
和
他
多
見
的
二
家
人
食
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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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。 

一面也變時，他就不以爲然，說有 
产
一家人食飯時，便可以邊吃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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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
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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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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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
五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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蒔
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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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，林徳雄出來 
林德雄返家了，子女多數巳入睡 

*

a
看
。 

，以便明天上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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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皆交易會期間，幾家五星紋

的酒
店
，普通房間的日租，港-幣一 

育
「長使英雄淚
滿
天
在
北
京
火
車
站
訪
問
各
一
如
果
在
平
日
，於本港卜房，
百元左
6.可以解 

襟
一之嘆！ 

階孑人士:
無一不爲胡 
決
。易言之，交易*
期間的房租幾乎是平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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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去世而無限非一 
倍，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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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 

働
，所有知家分 

廣州許多高級酒店•
都由本港的旅行社包下 
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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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都把胡氏當作 

6»
額的房間
，長年計數
，平日租得便宜，可 

看了商報第十=
一板 

自
己
賈
密
的
友 
建
蝕
本
，但到了交易會朗間.
則飛擒大咬。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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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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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重 

每
理
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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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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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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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每個客商都負 
代
，齧
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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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胡氏八七年初因被 
担得起，有人可能因此縮短行程。加上賣用新落 

歌
"
力
挖 

吹
請
曜
個
鉢
「官 
指爲犯錯誤而辭去禮書 
成的酒店日多，所以店方雖然吊高来賣，其實『 
豪
六
積
裂

|--驟
- 

"
不"

—
弘
浦
「
記職務，爲1

還
會
得
必
客
滿
。只要你肯出高價，臨時也可以租到房間 
地
悪
挖̂
^

鶴
 

空
天
窮
潺) 
到這麼多人的擁戲？可
8
况
且
，廣州的二、三後酒店也不少，写
租
在
比
好
』
髭
“̂
^
 

來衡IN—

胃
定
死
者 
見這件事應該重估，中 
期間未必漲價，即使漲價
’幅度也沒有那麼大. 
道數T
「

—
」
地 

慢得鬥路.
多半也可以找到房間。

駐
〈片
"
仁
力
 

用
以
障
下
初
出
道
做
大
陸
生
意
的
時
候
，現
在
的
「地雷戰 

義
好
」了
。那時
候
，有錢也租不到房間，在
，!

配
計
潘
年 

下*
一星西濠口的下級客接住過
‘睡的是走廊床位 

到現在-
十幾二
‘

年
了
，敵人並未束-

佰 

-,

是
，很多地方已挖成

71

草焉到。
虫草係談匾探 

長
，舆*  

»

文存 

同
好
，喜歡女色 

，所以個個叫佢 

由
草
。虫草亦不一 

以爲
件
，周時晒 

命話冇本事又贴• 

做得虫草。

e
*
 文行出酒 

吧
，見虫草打單

=

個
蘋
。」

花柳培日：
「 

個幾月前有過一 

單
，價
襄
近
六 

百
离
，五個賊， 

開過兩槍，冇傷 

人
。」

*
墉文曰：
「 

現在警方拉到人 

未？」
花柳培日：
「 

也
，於足里左司 

唔知
嗜
，不如飛個輸問 
佢飲'
 
於是埋去同 

下
罐

ro、」
， 

虫草日：|•
文
哥
，呢 

，須貝我日：
「你正一 
個時候，你點會响處喋 

懵
佬
， 

16 可以問虫草喋 
！
」

1 

It*

文笑笑曰：
「唔 

一花柳培日：
「虫
麥 
好It*，

溝條女，一個 

-D
可能會來蒲，到時 
月在法子上手，眞失敗 

文哥你勒下鼓邊。」 

子
手 
眞失敗 

j
3
*
文 -B
:
「佢今晚 

虫草成隻熊缆咁,
黑

、 

眼
圈
，雙眼一碌，日： 

一■■
噌

「來
，但
「有冇搞錯,
以你咁
IR 

nt*
入
」 

人
才
，即晚應該封相喇 

W
V

文紀掛美華，飛
！
」

法 丄一囉

^
^

•
一

一 

eg

一一"塔起就時間在上午十一點，王
。他步行到天星坐-
老广|*f
0
星 

友
缰
母
？
人稱王周淑芳董事唾 
,
彗
暮
凝
讐
譽
辞
玲
 

一
峠
設
門
―

年
一
那
中
學
有
幼
碓
昨 

SZ启
 

15 

一
號
卜J
B
汀
缁
大
便
互
‘一是 
大
間
，每一一張寫字小后對面，他對 

不
_.齧
典
改
暨
裳
整
" 
面坐的便是年方十八敎小學部唱歌 

二
二
赫
"
違
匕̂
^
鹏 
圖畫的芳齡的周淑芳。子青年靑英 

f
也-
仁一叱而賢 
俊,
動作笑容惹人愛。坐對面的周 

C
D
訊

FTi-gT
ste晩陰江便『"

B

淑芳是個名門孫小姐,
却嫌 B
粉汚 

「二
非
也
出
普
卡
的
始
不
是
由 
顏
畐
大
小
姐,
柳眉鳳眼,
不大不 

(
一h
1f六』6
to 
。原來王子靑 
小的唇青廣吿畫的咀唇,
大方自然 

3

有+
一塊港幣， 

。王子靑初來，一句廣

亠八東話也不會，她倒很肯 

.一.，胡
忙
。

中國人是最 

能記住他人恩德 

的民族•
誰對自 

己有好處都會銘 

記於心，在他死
匯応意

江
田

0 

亠八••
男
性
化
的
性
格 

七  

65人際關係 
徑驗基本上是來自外國的。這沒 

「並不是說我們的G  AG

一 
與人爲善，堪
®々@
1

過
題
，綜合性節目剛出現後析 

無是
處,
我的意思是,
我
們
必
必̂
 他
對
炉
舞

Rie一1

日
仔
，觀衆對一切都合感到 

遊加强E
-
Y
。E
的
編
劇
組
陣r

1|，
§8』
||̂

说

新

鮮
:
 

容
，提高趣劇的質素，那些硬 
是
立
即
補
昇
一
於

滑？
肉癒當有趣的東西，今
蒜
门
辐
議

”俨

後
祥
髏
爺
甫
"
 
見吧！
聽

蠶

瀛
 

永亭e
新點燃了一 6(
香
烟
。

島
长
一
。一匚，蒙自白方 

.w
em

-f 7-ofw
-j-k /

易.$
第
闇
，則用摘大笠，議 

再一』
队
，而不是把他 
is夠
本
。在平時，於本港向旅行社訂房要比親到

怪
事
 

過去中國好像沒什麼怪事 

，現在多起来。

前幾天讀報，江蘇省竟然 

有一 II

兒女爲未死的老父「廣

III

，但
是
，現在他們都感到厭 

了
、SH

。所
以
，我們的E
•Y 

E
•
非大事改革不可！
」 

副幗英的話講得很快，而且毎 

-
句都聲量十足-

語氣:gly

斬釘 

裁II
的
，毫無猶豫。她這種男性 

化的性格亦表現在工作气T
8tt3 

一，二就二，說幹就幹，夠 *
力 

7»
效
率高。這正是總   

@
理所欣賞 

的
。這
時
，别幗英喝了一口茶， 

繼績說：

ti-Nel

■

習
」喪is -
老人家很有錢，却 

就心死後被冷落，於是由兒女表演一番。兒 

女們看錢份上，個個披 8
戴
孝
，哭聲震天， 

老父坐在靈堂上，看得稱心又放心。

质嘈杀
r

不
，我所說的只是自己匆 

促間的一兩贴想法，未必就對 

。」古健甫望望黃威廉。「黃 

兄是綜合性節目的♦
威
，關
於
目 ®
理i^^;

在電視台中，古
健
羣
出
了
視

TS大家 
一 下
。鏡利的目光# 
主
嗜
缺
陷
有
二
：
一 是只重歌舞 

名的穩健派、好好先生。在
工

—
/
』"
上接着R

FM
U

S.
雖
遷
矮
仃6«
剛才古S  I  R
所 

作
上,
他力求穩重,
絕
不
冒
進F
 9
港"
陋
^
1 k
盯
：
說的̂

W

這點三是洋味太重

-
香港電視的綜合性節目
‘，缺少本內地容。洋葱味重。」

到了香港，那是 
一 九六 

八年的事，住在他老子 

富然主井的銀行一 
個小 

下審的家裡，此人在港 

已爬到首業推貝主任之

功
過
。這
次
中國開放了共建國以來，除周恩来 

，胡II ■邦去世後•
人
民
外
，只有胡・邦在m
後 

緒通對他深切的悼念是 
如此量動人們的心，這 

對他最崇高的評價。據 
對官員都有啓 示倂用。

記得雲南省的一 
件
，更不可思議。有人 

打死 
一 位地方官的愛犬，竟被令扮作孝子， 

一 步 
一 跪爲狗出殯。

一 個學期之後，他們 

放了學成雙成對了。妙 

在周淑芳初次請他到家 

來>
她那関成衣廠的父 

親周道凡，三言兩語就 

暗中吿知夫人：「我學 

過曾文正公的相法，這 

王先生將來要發大財| 

1
方口大耳，英俊而雙

一
督
，
汩 

一u
}

手 

缭
二

一_

18/

ITi
r
大
了
，可惜仍然封建。

外
，他與上海帮辦的- 

89 

問學堂的總   

^
，巧是世 

19 

交
，由他力紹給王子靑 

去那學堂用國語教「中

香

 

文
」。

十

频
 

香港敎昌晋記，私
立
L

一*

泡
— 

J

學堂較易，而我國文者 

一
福
h

被
耳
一
英
俊
而
雙<
 

材料其實一式兩份，因爲伊連娜拿走後 

"

資
(
當年中大地位
‘.h

酎

黨
"
」吏:

 

，一̂

傳I
*

打出另一份，這
弱
 

可有可無)
，只須有一 

M
 
辭K

 

弋小在伊凡洛夫的機密保險箱內的，不 

紙文*
，校
長
带
去
教
育
司
署
註
册
就
了
一
層
新g
*T

賢
拝
權5

.

六
掉
，好作爲對伊連娜工作的提醒和監督。 

。
。

-,!父執對王子靑說：「  

I. 

gtT
lŝ

^

i?̂

^
^
 

•
，  

IA造衞星的電波，由莫斯科K
G
B
總部 

你須有一職業，好在一個青年人
‘提
。仇
這
系
是
過
去
的
話
，按下不 

材
發
射
後
再
傳
到H
域
，傳到伊凡洛夫奪公室 

容易辦到衣食住。港紙値錢，四
百.•
且說王友春一国n
k
 

斗 
，經傳r
機演變爲圖文後
‘一式雨份地打 

月
薪
，你租間尾房，要花五十
，但 
母
鶴
?
母

默

用

印

來

，之
後
，這機密的電波便馬上失了 

毎個月可餘百七八。」 

歸
 T6

6

，他父 

一 
，不怕敵人窃？
十
分
舉
。 

靑有先天寧波人的「天
才
血

S3.7
鹫
器
管
舞
2

15式
"
^
^
!

，晩按按另一暗掣， 

十
，他租到一間尖沙咀的分租眞。他
初
次
齊
敲

RT0
IS』

静

65
||證
無
昌
話
從
抽
屜
慢
慢
彈
出
來 

公
寓
，房間小而有前後意，後
恿
對
經
驗
。d
矗
抬
舞
飛
一
灣
渦 

兩
，他拿起它說了幾句暗語。 

一座教堂的山樹，只那時的四士兀 
之一新一 
香
港
事
客
機
，耳目爲 

份上伊連娜知道上司在對總部說話，意思是

行動材料收妥，可以停止發射電波 

了
，- 
切按指示去卷。

濃
畲 

打油舶 
琮会圈

赣 

厦
 

一位移民来加已有十年的女士表示••
這 

5

我
牋
的朋友在移民來加之初，在她的 

家裏作短暫留宿，所謂短暫者，即一星期至三、四星期不等 

，有時在同一時間，竟有兩個不同的家庭到她家來「落脚一 

5

堵
   

朋友大都是她丈夫的朋友，她感到家庭生活受到很 

「體
绯&
無奈丈夫好客.

她也不能說些什麼。但是有一 

天她還是忍不住說氣話：「香
港
眞
的
不
能
居
住
下
去
麼 

一 

吾主 
丿
一
般&

中離開。旣然人人都走，我倒要叫丈夫 
香港工作及 
冷
眼
建
看
沙
漢
地 

塩
==
沼
裏
來
也
不
一
定
好
呀
，這裏又非遍地黃金，稅收重，找工作又不 
熬
情
空
見
水
注
昧 

0

XV
人要 1g
着到來！
」唉
，實在相信她說這番話時非常不滿-
這不 
見
必"
A
m
 

滿
!3£f
是 JA
人都为加拿大來，而是不滿她的家成爲「收容所：
每過幾天 
現
世
夕
臬
書
可
讚 

弘
有
看
赞
拶
我
睛̂

点
情
，家裏像是酒店似的，雖然說外國 
當
前
雞
得
月
如
襟 

骁
号
遂
環
境
較
好
、家居面積及設備都頗爲完善，是可以作爲招呼朋友 
六
壬
法
年
手 

暫時居住的，但家裏經常有外人確不方便。 

H

 

广
三
扭
畫
成
何
事

「地下城」。/
說北京 

一 
大栅欄就有一 $
地下城 

，我從未下去過。在北 

京
，我只搭過地下鐵， 

- 
由前門到不果園-
時爲 

-
九七三年
‘

現
在
，我看哈用濱 

- f^H
g^

地下城的彩

- 
色 m
片
，眞 

魚
声
一不
錯
，發物 

尾
集 
利
用•
有地

下通
道
、交 

通
幹
钱
、 

18下商場、地 

下醫
院
、増下工廠、地 

下菜
庫
，速肓地下住宅 

|| 
一 個分紅衣服的婦 

女
，在其仕号中，用縫 

衣 #
在縫 

1W，一切陳設

36s* .'̂̂
^̂̂
! 

r.xyl •

沙
漠
地 

- 誤文藝 一 驚心 

*
谷迴音何處專

r

二
十
•
•
山
雨

小那主如今在何處？
」 

嚴敬重道：「信兄來得不巧， 

她早巳跟隨同伴返囘契丹了！不 

4:̂
5

可以去調査！J

到底人的名 

面
的
影
，嚴敬重對他說話，態 

度十分友善。

嚴敬重臉色微微一變，看了 

他
幾
眼
，道
：「這位大槪是r  

不醉翁」翁兄了！未知此話何 

意？
」

翁皓又喝了一杯酒，這才笑
酒來！
」

/

不愁僧道：「嚴
施
主
，貧僧 

可否865*

公道話？ X
初令郎在

E

^

^

信水君再問一句： 

^^§
「是你親自送他囘国 

的？
」

嚴敬重坦然道：「 

不
錯
，嚴某認爲傷了 

-
名小郡主於事無益 

，若
因
籍
引
起
兩
國 

^
^

交
錄
，却要苦了百姓 

，因此 
-*自送他們出 

^
™
^

城
。至於地是否能平 

安返囘遼國，則甚難 

壁
" 
逆
料,
嚴某但求盡了 

診
? 
本
份
，但高少俠的師 

l

7J

妹失踪事,
與嚴某實

無關係，•J 

高立道：「咱們明

:H
H

I1I1K®
^I<^

教

嘻嘻地道：「 

彼此心照，何

蠶

 

绥
汉

朋自遠方來，怎好不招待，但像這位女士的感受，她受到聂擾了。 
舒
寧

祇有不文直到今 

kt仄$
4

本地已非丈化 

一IM*
*

的人*
臬・， 

(
»*收■■»
的却在向 

r
*l
Jlt 文化亦可* 矣

Pl

N

必要酒鬼宣之 
引

於口！J  
嚴敬重道・■

”圆

Bi

「翁
兄
莫
蒙
在 

醉了？怎地會 
励

庭

物

萼

很SE

美
。可以想像，在 

地下城不但一 
切都
有
，

r 3
 

舒■
氣
，伊凡洛夫對伊連娜說： 

一囘去吧，太
晚
了
，看完材料後不忘S
掉
它
， 

明天我再作出具體行動指示U
 

后燒掉它 

「謝謝
。」伊連娜摘起材料，「我吿辭了，晚 

安
，祝你做個甜蜜的美夢！
」 

J
 

這種輕獄的言談，只有她才敢 

▲ 

7
追對上司說的，反
映
他
們
兩
人「i^z-一^一  

的關係密切，而
别
的
下
屬
絕
對
不̂

 

敢這樣說得不分尊卑的。 

V^^

話越說越胡塗

翁皓好不说

地道：「老夫

若喝得
醉,
還 

能蜂不醉翁麼

箕
嚴
 

151
10 ̂

^

^

，高
立
打
畲
寒
驛
"

了,
 

你
，請你原諒，她年少無知
‘
嚴敬重憤買不4

也
苴
「*
」
ĵ
 錯
‘是小郡主，另一個 

蝗

静

連

彗

器
 

1L
!I1 電

宀
雅

11 非

,

 

明
理
，若連你也相信他的話 

名信0
喋

--«̂

|2空

"| 顧
南
。「小哥不會反對 

!

須再脫！小
二
，快：

戮
覇
不
義
號
空
？
」

與
病
共
存
 

自 
II 美國̂

而且都很精美。 

論•
他
說
，年長的人必須有一 
人沒有分別。

艮
篇
文
章
，作者 
個共識•
便是和 
一 種以上的疾 

這個( 
和平共存 
一均見驿 

Y

然
龄
義
筆
落
也
竊
!

作十小時！

騎

—

建
"

一

:

服
。 

87

川
一
以
前 - 
般理論都認爲人老 
婦

(
了是細胞衰老的結果，無法補 
*

4
詁

嘉

弓

■ 

我
想
，其他城市的 

地下城•
大 «
也會廢物 

一 

利
用
，做
商場、旅
店
、 

敷
院
、 6 院
、工
厳
、倉 

庫
、學
校
、官
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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丿

在我的印象中，北 

京的地下鐵是很好的， 

車府與月台都很整潔，

?

是這樣：
一旦發現自己有慢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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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怕得要死.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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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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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上的常勝軍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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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陰追嬰兒潮人士卦了 
常健
康,
實際上他有嚴重的高 
到如何保持
88 力
。寸了」面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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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市場」。
，因爲每天十分!
尹
義
一
飮
鰭
瑟
年
之!

，"

屮

扭頭向上司拋個媚眼，伊谨娜 

大步走出辭公
室
，脚步堅定，不 

失軍人本色，須
知•- 加的*
階是 

中
尉
， m
是巾 *
不I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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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！ 

伊凡洛夫稍稍後也段開 *
公室 

，輕M
堆厚着俄II

斯小II。

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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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客也不擁擅。但
，這 

是我一九七三年春天一 

個晚上的經歷。 »
朋友 

說
：現在北京的地下鐵 

又擁擠又鮮 &
，到底如 

何
，這次我打算再去看 

看
，便知分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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